
EP7 -  Dawit_Justin Chu_Emily (Part 2) 

 

Emily：⼤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不為⼈知的⾹港故事，來⾃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裡⾯，

你會聽到⽣活在⾹港，不同的⼈的故事，從本地華裔⼈⼠到非華裔的本地⼈，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

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起思考我們的⽣活⽅式，創造⼀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港浸

會⼤學英國語⾔⽂學系的 Emily，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是 Dawit，青少年及教育⼯作者，主要服務範疇為社會

及環境正義，另⼀位是⾹港⼤學哲學碩⼠⽣，Justin，他同時是⼀位性教育⼯作者。今集將會更加有趣，會深

入研究在⾹港作為教育⼯作者及⾹港教學的議題，今集開⾸我的第⼀個問題是上集我們談過的，如果你記得

的話，就是在上集尾聲問過的問題，就是你作為個體及⼀位教師你覺得⾃⼰是⼩眾嗎︖但如果我請你想想⾃

⼰教學的內容和議題，你覺得⾃⼰是在教育邊緣嗎︖ 

Justin：我會說我們只是在填補空缺，正如我上集說過的⼀句，我只是在填補空缺，因為教師很多都未受過性

教育教學訓練，或者在現時教師訓練的課程裏⾯，例如教育碩⼠、教育⽂憑等，修讀性教育教學訓練並不是

必須的，所以性教育本身通常會被列為宗教研究，甚至道德研究⽅⾯的科⽬，令學⽣望⽽⽣畏，但如此負⾯

的性教育，其實是破壞、摧毀年輕⼈的性成長，所以性教育⼯作者是填補空缺，學校如果可以開始接納我

們，就是⼀個好開始，學校允許我們深入教育系統，允許我們開始真正⼯作，填補空缺，因為教師⼀般缺乏

這⽅⾯的訓練。但想說的是，我們確實在填補空缺，但通常學校只會允許我們⼀年到校⼀兩次，並不是⼀學

期，⽽是⼀年，下⼀年回去，同樣⾒到同⼀群學⽣，再問他們已經把去年學的忘記得⼀乾⼆淨，所以我們教

育⼯作者的角⾊，就是我們在這部分盡⼒將議題思想宣揚，學習不同⽅⾯的議題，性或種族等等，⽽學校的

⽼師亦都需要繼續跟進，及將知識融入課程或教學法中。舉個例⼦，就是在國際學校⽼師教知識論，有學⽣

問我究竟 CUM⼀詞從何⽽來，我就給了他們⼀個知識性的回答，是⼀⾸ 1600年的詩，當時講的是早洩，我

有⼀套完整的匯報講解這個故事，然後解釋給他聽，還有其他的⽤詞來源，都是⼈體科學，性亦⼀樣，不是

只是單純⼀個範疇的議題，是跨學科交織的研究議題。所以性教育⼯作者繼續傳承⼯作是非常重要，回到你

第⼀個問題，究竟我們是不是教育的邊緣⼈⼜，及我們的⼯作時否教育的填補教育的邊緣空缺︖當然是，這

就是我們的⼯作，尚有不⾜，盡⼒⽽為吧。 

Emily：你非常重要！但聽上去不容易維持，Dawit 你在⼯作上也遇⾒同樣狀況嗎︖ 

Dawit：肯定有的，我們填補的空缺都是被遺忘的部分，帶出他們從來都未聽聞過的事情的時候，有很多學⽣

都會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學習這些、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但這些知識他們是必須要有所了解的，都會

驚訝⾃⼰竟然尚未發現，⽽且要⽤⼀節課的時間去改變⼈的想法和⼼態很難，我們是以非正統教室的教學⽅

法去上課， 不在課室環境，不跟隨課程、在主流教育外創造學習空間就會更加容易，尤其是跨⽂化學習。當

然服務學習有點不⼀樣，有⾃⼰⼀套的教學法，但都會加入跨⽂化學習，所以可以持續，但並非容易，在非

洲中⼼(Africa Centre)⼯作，通常進⾏⼀個課程後，會推動學⽣、引導他們去接觸非洲書籍，⽽我會確保學校



了解非洲，去了解到底為什麼會有⼈抗拒這些思想和意識形態，認識豐富⽂化歷史及遍佈全球的非裔⼈⼜，

希望這些教育可以持續進⾏，只能盡所能⽽為。 

Emily：就讓種⼦埋下在邊緣，然後成長吧。我覺得你們的⼯作其實⽤了很多⽅法，將⾹港變成⼀個更共融的

社會，你們填補了主流教育沒有教的知識，⽤⼀句話說說你對共融的⾒解吧︖或許有點難，抱歉，還有，你

覺得⾹港有朝⼀⽇會不再需要你去填補教育邊緣的空缺嗎，或者你覺得⾃⼰會有機會進入主流教育嗎︖ 

Justin：⼀句，我覺得共融這個概念是每天在變，就是剛剛 Dawit提到的包容性語⾔，我們每天都會⼜號式的

講共融、多元、包容，但到底什麼是多元及共融呢︖我們⼤部分⼈都沒有答案，但對我來說共融是尊重，⼀

句，共融就是尊重。⽽事實上就是尊重，才會有忍耐，其實我不太喜歡忍耐⼀字，因為千禧世代經常濫⽤，

但事實就是因為你明⽩理解，才會有如此的忍耐⼒和包容⼒，然後慢慢延展到理解⽂化上，然後將⼩眾列入

為⼤眾，讓我拋拋書包，這是社會學，正統的就是⼤眾，⽽非正統的會被排除的，最終正統的都會嘗試將非

正統的吞噬，然後列為⼤眾，但對性教育來說，還是很困難，在美國、英國都有家長反對全⾯性教育，覺得

增設這些課程會令⼩朋友變成性愛狂，會令他們變態，或者覺得這是政治正確等等，如果你問我，我會不會

有天會沒有⼯作︖不太可能吧，但我的⼯作需要我不斷⾾爭，在⾹港，性教育資訊都在很多社交媒體上滿天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非牟利團體亦會進⾏很多性教育相關的活動項⽬及課程，所以還是會有⼈會關注的，

還有⼀樣就是粉紅經濟，以性作為賺錢⼯具亦是⼀個議題，但究竟他們是真的想推動根本上的改變，還是將

我們當作棋⼦，⽤作增加企業本身的多元共融評分呢︖但當然在邊緣還是有其⼩眾市場的。 

Dawit：很難⽤幾個字就說清楚共融這個概念，曾經有⼀個教育同⼯跟我說，如果多元就是邀請朋友來到跳舞

參加舞會，那麼共融就是每個⼈都在⼀起跳舞，或許我聳肩，其他⼈就在翻筋⽃，有些⼈會在蹦蹦跳，共融

就應該是如此。要創造這樣的環境，讓每個⼈都感受到⾃在、被包容，這就是我相信的共融。但創造這種每

個⼈都⾃在的環境需要許多的⼯作，正如我所說，我的⽂化是⽤肩膊跳舞，有些⼈會扭屁股，有些⼈會蹦蹦

跳，有些⼈會甩甩⼿，要每個⼈都⾃在，你必須讓這些環境的存在，我的⼯作就是去宣揚這些信息。 

Justin：我也有想補充的，就是你剛剛說到我們的角⾊是創造安全的空間予所有⼈，昨天就有事情發⽣在我身

上，我會在稍後節⽬外告訴你，但事實是，總會有恐同⼈⼠，甚至恐跨性別⼈⼠、亦都會有種族歧視者，排

外的⼈，當然他們都有⾃⼰的理由說法，我們活於⼤數據演算法的世代，還有 Andrew Tate 這類仇女⼈⼠，

厭惡女性，想推動社會退回社會種族隔絕時期，在我們努⼒⼯作的同時，當然很重要，但亦都有另外的勢⼒

想要影響我們結的果。我相信會是長久的戰爭，只要兩邊都得到政治利益時，才考慮什麼是共融，共融就會

變成武器，有些⼈會說共融有覺醒的意思，覺醒這個字已開始有相對負⾯的意思了，原來對⼈好，就只是覺

醒了︖也有⼈只會當我們是⼀群奇怪的嬉⽪⼠，永遠還是會有這些聲⾳。 

Dawit：你第⼆個問題是，你覺得會不會有天⾹港不需要這類型的教育，當然，我覺得會啦，也悲觀不了，因

為我們已經⾛了很長的路才到此，努⼒很久才有現時的權利，不久以前還有非洲、南非，還有種族隔絕，在

⾹港我都感受到⼀次種族隔絕，但我們真的努⼒了很久，才有今時今⽇，當然會有很多⼈抗拒改變，甚至對



抗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教育，透過教育帶領這些⼈理解，然後創造我們想要的社會，所以我亦很理

解我們所擁有的能⼒及⼒量，慢慢地⼈就會改變，⽽⼤眾都會變得更加包容共融，越來越多⼈包容，或者同

時有機會造成很多的分裂，總會有⼈想侵害別⼈的權利，當然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們要⽤我們的⽅法教導⼈

民往正確的⽅向知識學習，以不同的⽅法提升、創造意識。 

Emily：明⽩你所說的，我作為⼀位教育⼯作者，同時亦是研究員，兩集討論的內容我都非常有共鳴。就是因

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所缺乏，令我們形成了⼀些並非正確的想法，信念，⽽⼤家亦正努⼒提出，改正，重新

教導。我很希望每個⼈都有機會在你剛提及的烏托邦裡跳舞，到時我或許會來⼀⽀⼿指舞吧！最後⼀個問題

了，這個問題我們會問每⼀集的嘉賓，你可否⽤三個詞，形容你在⾹港作為個體及教育⼯作者的⼈⽣︖ 

Dawit：我覺得作為教育⼯作者的身份是離不開我的，我很喜歡瑪雅．安傑 （Maya Angelou）的⼀句，我是

⼈，沒有⼈能是異類。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但我們能了解其他⼈的好，就是正確的⽅向，教育其實是很好

的⼯具。 

Emily：感謝你 Dawit，令我獲益良多。那 Justin 你呢︖ 

Justin：我想想，問題很難，我會形容我在⾹港的⼈⽣為中庸之道，我們的角⾊，起碼我⾃⼰的角⾊是要努⼒

協調保守派和解放派之間左右不同的⼒量，對於我來說，作為教育⼯作者或學者，最想做的就是找到⽅法⼤

家可以拿到檯⾯上討論，如你有對事情不滿，來我這桌，吃吃聊聊，認真討論，然後想出解決辦法，當然我

亦都有⾃⼰對於性或性，對於性及性學這議題當中的推動進程等等，都是事實性的，我只想⽤⼀個更客觀的

角度帶⼤家去了解這些事實，從⽽讓⼤家⼈⽣更加快樂。我想告訴我的朋友或學⽣，甚至我活動的參與者，

我不重要，但你重要，我到來就是為你策劃你⼈⽣，改變你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所以當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時

候，你知道如何尋求幫助或者別⼈可以如何幫助你，所以當你學習完所有事物，其實我不再重要，⽽你非常

重要，因為你可以改變你的週遭，上課後，如果覺得我們教的是非常有⽤，那就邀請你改變你的週遭，改變

你的教學法，改變你的⼈⽣。 

Emily：這句說話完美總結了我們想⾒到的美麗烏托邦，感謝 Dawit 及 Justin參與蒞臨我們的播客，非常感

謝！ 

Justin：謝謝！ 

 


